
♣ 王争亚

走进古诗觅清凉
阅读古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在没有风扇、空

调、冷饮等现代降温条件的农耕文明时代，古人们
依然可以怡然自得地安然度夏。不仅如此，千百
年来被人们视为“苦夏”的难熬暑日，在不少古诗
人眼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秦观看来，“夏木阴
阴正可人”或是暑季才能拥有的自在与惬意；在陆
游笔下，“布谷声中夏令新”的描述呈现了这个季
节的生机与灵动；在唐文宗李昂的眼里，这位皇帝
居然还抒发了“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那样一
种与众不同的季节情怀。

古人为何对炎炎夏日表达了别样的情趣？他
们究竟又是以怎样的方法去消夏避暑？在这里，
我们不妨走进唯美的古诗词之中，去体验感受一
下来自千年之前的凉风和凉意。

亲近自然，走进山水。这恐怕是古人消夏避
暑纳凉的首选。“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
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是唐
末将领高骈《山亭夏日》中的诗句。小诗以近似绘
画的手法，清新隽永地描摹了夏日山亭那一派既
蓬勃盎然又宁静清爽的景致。在绿树苍翠、楼台
倒影、微风拂水、蔷薇花香的氛围中，诗人享受着
大自然那一份清静而又凉爽的惬意，丝毫没有暑
气逼人、酷热难耐的感觉。品读着这首写尽夏日
温柔的诗句，我相信所有人那颗燥热的心都要被
融化了。

唐代进士施肩吾在夏日雨后所作的《夏雨后
题青荷兰若》一诗让人感受到了一份带着禅意的
清凉：“僧舍清凉竹树新，初经一雨洗诸尘。微风

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夏日一场雨后，
僧人的居舍顿时清凉许多，舍前舍后的竹子焕然
一新，微风阵阵吹动片片荷叶，莲叶中的水珠如水
银般地倾泻而下。多么形象逼真的描写，多么清
新淡然的景象。吟诵着带着竹翠荷香气息的诗
句，夏日的炙热顿感一扫而光。

宋人曾几的《三衢道中》也是一首极具清凉感
的夏诗：“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
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一次再平常不
过的登山出行，诗人耳畔听到的是啾啾婉转的鸟
鸣声，看到的是引人入胜的自然美景，夏日的炎热
完全被置于身外了。

其实，类似上述以亲近大自然的方式来觅得
清凉的古诗词还有不少，如刘禹锡《刘驸马水亭避
暑》中的“千杆竹翠数莲红，水田虚凉玉簟空”、杜
甫《江村》中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
幽”、王维的五言诗《纳凉》里的“乔木万余株，清
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风……”均无一
例外地表明，夏日里亲近自然山水会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凉爽和惬意。

读书抚琴、文化润心。琴棋书画既是古代文
人的雅好，亦是古人避暑消夏的重要方式。古人
曰：“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读书消夏，无疑
是个不错的选择。酷热难耐的三伏天，不妨手执
半卷诗书，寻一静谧之处，轻摇罗扇，顿觉如沐清
风。宋代诗人蔡确有诗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
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
浪。”夏日，作者枕着陶制的枕头，悠闲地躺在竹

床上，以读书的方式催眠消暑纳凉，睡意来袭，便
顺手将书抛至一旁。一觉醒来，伴随着悠扬的声
声渔笛，诗人莞尔一笑，呈现了一种悠然自在的状
态。与蔡确此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宋代刘
攽的《新晴》：“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
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夏日午
后，诗人看着书，悠然进入了梦乡。醒来看到阵阵
南风吹得书页频频翻动，不由地感叹南风这“老朋
友”也和自己一样爱看书啊。风吹书页这一细微
之处的描写及作者由此产生的联想可谓是这首诗
的奇思妙想之处。

除了读书的方式之外，弹琴奏乐也是古人纳
凉度夏的一种方法。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文
莫过于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
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明月当空，竹林
幽静。为躲避酷热天气，王维抱琴来到碧翠的竹
林席地忘情弹奏。竹林深深，琴声悠悠，诗人的情
绪完全陶醉在乐曲的意境之中，炎热之苦早已抛
至九霄云外。“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是白居
易《池上早夏》诗中的两句，炎热的天气，书若读
不进去，那不如坐在床上弹奏几曲妙音，此外还有
美酒助兴，这夏日岂不优哉妙哉！

胸无杂念、心若止水。如果说，以亲近自然、
读书抚琴的方式消夏纳凉或许是借助了外因的作
用。那么保持自身内心的恬静觅得夏日清凉则完
全是内因的驱使。古人深谙“宁心无一事，便到清
凉山”的道理，宋代杨万里的《夏夜追凉》对此作
了诗意的诠释：“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

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首小
诗的精彩之处在于末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诗词
前三句通过把自身置于皎洁的月光、摇曳的翠竹、
浓密的树林、昆虫的鸣叫这样一种空灵而又幽静
的环境之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自然环境与作者
内心皆归于平静的场景之后，作者以似问非问的
语气说明体感“微凉”与风无关，并且欲言又止地
把为何“无风却凉”这一悬念留给了读者，诗词于
平淡话语之中揭示了“心静自然凉”的深刻禅理哲
思。

白居易的消暑养生法便是心无杂念地静坐，
此举有诗为证：“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
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白居易的《消暑》诗告
诉我们，“心静”是夏日找回清凉的妙招，无论天
气多么炎热，只要静下心来，或坐或卧或倚，意及
碧空苍穹、星辰大海，抑或大漠荒野、极地冰川，
清凉之气便会由表及里、由肤到心地油然而生。
其实，诗中的“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还揭示
了更深层的含义，即一个人若不为名利所累，身心
自然会清静、清爽起来。因为面对红尘纷扰，要保
持心如止水的“静”，实在要比抵御自然界的酷热
难得多。

夏日年年岁岁，诗意万古不朽。四季轮回，仲
夏的阳光又热力四射地伴随在我们身边，在这“大
火飘光，炎气酷烈”（《暑赋》）的季节里，我们不妨走
进古诗词之中，与古人去作一番穿越千年的隔空对
话，或可从中觅得一份清凉，度得一夏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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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 毕雪静

叫不醒的喜欢

我与董雪丹认识 20 年有余了。5 年前，我
读《诗经》的时候，我们就约着写花草树木，如
今，关于花草的文字我还没坐下来写，雪丹的
《与草木谈心》已经出版了。

董雪丹的文字，像是在这匆忙世间辟出的
一方净土，让人不由自主地蹲下来，看草长，听
花开。在她笔下：翘然飘摇的野豌豆，满地繁星
的附地菜，被误解的鸡屎藤，大地上的点点繁
星，飘过夏天的蓝雪花……无论微小、脆弱，甚
至被忽视的生命，她蹲在草间，抚着叶片，便觉
得草在向她倾诉；她立在树下，摸着树干，便认
为树在向她低语。

雪丹说：“我不是植物学家，不会从专业的
角度去认知，去解读，只想和大家一起去倾听花
的绽放，草的低语、叶的吟唱，一起去感受来自
草木世界不断变化的美和身边无处不在的生
长。”她的“谈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对自然的
敬畏与亲近。当我们俯身时，或许真能听见一
些平日里听不见的声音——不是草木在说话，
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在发声。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草木感受到了她的懂得，化作篇篇美文在光
阴里摇曳。

因为喜欢，她去了解古书里花草的名称和
意义：合欢花又叫苦情花，野豌豆也是薇，芍药
是古时的爱情花，被称为将离……所以会追问：
曼陀罗为什么美与毒并存？佛祖拈的是曼陀罗
吗？蒲公英的志向是飞翔吗？又会飞向何方？
是飞翔还是流浪？是快乐还是忧伤？所以会突
然明白：人的一生，又有谁不是悲欣交集？幸运
和幸福只能靠自己创造。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
有一种深切的孤独。寻找的过程就是对爱的应
答和向往。

她在写给梅花的情书里说：“老又如何？只
要还有岁月里见花的心情，只要还可以看见花
儿的美。”“还好，没有错过花开，没有让它寂寞
地走过。”“做人存一点素心，是不是会多一点朴
素、简单、纯净，多一点灵魂深处的安静和淡

然？”桂花细碎地开，她认真地听，桂花浓郁的
香，她认真地品：生活是会开花的。花香是会唤
醒人的。走在花下，衣襟是会染香气的。《诗经》
里写过的、曹雪芹和汪曾祺写过的、佛案上摆放
的、有佛性的木瓜，在她眼里是气味相投的喜
欢。诗人笔下赞的、勾践身下铺的蓼草是她笔
下大俗大雅的清欢滋味。

红楼人事，在雪丹笔下信手拈来，《诗经》里
草木的前世今生，在她笔下袅娜地摇曳，安静地
生长，含蓄地开谢；《道德经》对她是童子功，她说
苇懂得“虚其心”，蜀葵“不懂少者得，多则惑”；
她诗词功底深厚，那些美好的诗句在她脑海里排
着队等着被她点名，在她笔下等着被表扬。

雪丹是温和的，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她的文字是沾了草木香的，有草木性情。她做
自己，不争，唯其不争，很多人都不能与其争。
雪丹性情更像白荷花，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愿被
打扰，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闻香而来。“用其光，复
归其明。”她用自己内心智慧的光明，恢复自省
的明智。如果以花喻人，雪丹是白荷花，清雅、
纯净。如果以草喻人，雪丹是芦苇，低调，虚
心。我理解她在书出来之后，拒绝了所有的分
享会和推荐会之类的邀约，她说：“还是像草木
一样，让它慢慢地自由生发吧。”

她的网名叫芦花深处。再读她的《芦苇水
畔的思想者》，我想到的是“芦苇类卿”，“没风
时，它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有风时，安安静静地
做风中摇曳的自己。风多大都不影响思想的安
静”，说的就是她自己。为苇代言，非她莫属，因
为芦花看苇分外明。

雨果说，所有的植物都是一盏灯，香味就是
他们的光。雪丹自己看到闻到了，也把这光这
香气留给我们。合上书，我走到窗前，窗外的草
木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楼下几株不知名的草，
在风中轻轻摇曳。我忽然想摸一摸那些草叶，
蹲下的那一刻，我确实听见了什么——不是草
木的声音，而是久违的宁静。

从古代到现代的 2500年里，人类对疾病、健
康和医学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英国医
学史家罗杰·库特领衔，会聚 55位全球顶级文化
历史学家编撰的“医学文化史”系列，是人类医学
文化跨学科综述史开创性著作。如今，这部跨学
科综述疾病、健康和医学的前世今生，呈现 2500
年人类医学知识与实践变迁史的医学文化百科
全书，历经 5年翻译与编辑，终于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不仅填补了国内医学文化
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更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
理解人类文明演进、医学与文明的关系的新窗
口，为中国学界提供了重新审视医学人文价值的
契机。

这部著作按时代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
兴、启蒙时代、帝国时代、现代六卷，240幅插图，
打破传统编年体，以独特的主题式结构、融合跨
学科视野与人文关怀、打破传统医学史的技术叙
事框架，八大主题贯通 2500年医学文化演变，海

量、系统、专业、前沿，包罗万象、生动有趣的医学
文化百科全书……“医学文化史”系列每卷均从
环境、食物、疾病、动物、物品、心灵、大脑、权威等
多元主题切入，展示了从古代到现代的 2500 年
里医学文化演变的历史图景，包括医学知识和实
践的变迁，人类对疾病、健康和医学理解的变化，
以及医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哲学、宗
教、文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的深层互动。

该系列以时代分卷，突破传统编年体结构，
以环境、食物等主题串联起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医
学文化史，探讨了从古代的治疗实践到现代医学
的突破。每卷都对不同历史背景下普遍存在的
医学知识、实践和信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描述了医学如何被它所参与的社会和文化塑造，
并反过来塑造了它所参与的社会和文化。“医学
文化史”系列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著
作，为读者了解复杂社会文化背景下医学知识与
实践的变迁，展示了一幅宏阔的历史文化画卷。

荐书架

♣ 陈彦瑾

顶尖学者撰写开创性著作“医学文化史”

心香一瓣

♣ 石 闯

致站在十字路口的你

六月的蝉鸣撕开毕业季的帷幕，有人捧着录
用通知书笑出泪花，也有人攥着褶皱的简历在地
铁里红了眼眶。

前些日子，一位相熟的朋友带着一家省属国
企招聘应届生的消息叩响我的门。那些“踏实肯
干”“无拖延症”“专注力强”“可接受偶尔加班及
出差”的用人要求，像一把精准的筛子，筛出了无
数年轻人对职场的渴望。

朋友知道我与高校接触多，请我帮忙推荐合
适的青年才俊。我欣然应允，并心中暗喜，这简直
是“雪中送炭”。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将信息转给
几所熟识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当天，当我把精
心筛选的简历发送出去时，我以为，指尖触碰到的
不只是冰冷的屏幕，更是一颗颗滚烫的期待。

其实，近些年来，类似的求助电话总是在夏天
扎堆响起。有人为孩子的前程辗转难眠，有人替
自己的未来焦灼不安。我何尝不知那背后的重
量？有时或许能帮上忙，但更多的时候，是深深的
无力感，我只能在电话这头沉默。

我太明白那些毕业生眼中闪烁的迷茫，那迷
茫，像带着倒刺的针，扎得人心里生疼生疼。这痛
感，恰如当下的网络流行语——时代落下的一粒
灰，压在个人肩头，便成了一座山。

每年六月，一批又一批大学生走出“象牙塔”，
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又夹杂着对未知的丝丝恐惧。

时代的浪潮翻涌，每个被拍上岸的年轻人都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锚点。一座城市看似有千万个
岗位张开怀抱，可真正能托起理想的位置，却像沙
海里的绿洲般难寻。面对内卷，求职碰壁是常态，

令人不由得感慨，何处才是安身立命之所？
记忆突然被拉回 2006 年的郑州夏夜。在做

完家教返回学校的路上，骑着单车行至金水区花
园路与黄河路口，在红绿灯交替的光晕里，望着眼
前川流不息的人潮车流，脑中忽然一阵眩晕，一股
冷意扑面而来，仿佛陷入短暂的失忆，也像是被按
下了暂停键，未来的图景在暮色中碎成光斑。

那时的我，临近毕业，却一片茫然，被无形的
压力笼罩着，不知将去哪里，也不知该做什么。我
孤独地站在马路牙子上，心中怅然若失。

那一刻，华灯初上，抬头望去，远处林立的高
楼里亮起的万家灯火，宁静而柔和。

我知道，每一盏灯光的背后，都有一个温馨的
家庭故事，一份温情而坚韧的守护，都承载着人间
烟火——那里有欢声笑语，有儿女情长，有温情脉
脉，有天伦之乐。可我不知自己的家在何处，更不
知哪一盏灯是为我而亮。

那一刻，熟悉的城市变得骤然陌生起来，我如
同漂泊在城市洪流里的孤舟，寻不到一处可依的

港湾，既不甘就此折返家乡的小县城，又不知该驶
向何方。一颗心就这样悬在半空，忐忑不安。

我想，对无数的年轻人而言，这种从校园到社
会的蜕变，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转折、严峻的考验，
远比想象中疼痛——离开师长的庇护，独自面对
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个选择都重若千钧。诚如白
岩松所言：“没有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青春如果
没有了奋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绝
望，还叫什么青春？”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想干
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可谓举足轻重，至
关紧要，不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然而求职路上，
不少人却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抓到什么吃什么，
人家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曾叩问自己的内心。

结果往往可知：耗费漫长光阴，甚至一生，在
不喜欢的岗位上蹉跎，不仅没有享受到多大的乐
趣，而且让生命几乎荒废在苦恼、吐槽和抱怨中。

也有许多人，人生方向清晰，人生目标明确，
分秒必争，当仁不让，坚定地在热爱与向往的领域

里孜孜不倦，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成为命
运的宠儿。

我想，就如同当年的自己，此刻正陷于迷茫、
焦虑、无助与失望中的毕业生，应该不在少数，尤
其在当下就业形势愈发严峻之时。但请你相信，
困难、困顿与困境终是暂时的，身处低谷，切莫灰
心，切莫气馁，切莫放弃，请依然保持一个年轻人
应有的热情、热烈与热忱，终将活出独特而真实的
自我。

如今，站在人生的新坐标回望，那些曾似天塌
地陷的大事，不过沧海一粟。当年以为跨不过的
坎，不过是成长路上的里程碑。

路终究是一步一步踏出来的；生活，终究会一
天一天好起来。后来，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在这
座城市里安了家。那些曾以为遥不可及的“属
于”，一样一样地落入了掌心，那些咬牙坚持的日
子，最终铺就了通向“归属感”的路。我也早已深
深地扎根于此，血脉相连般融进了这座当年仰望
过、也向往过的城市。

曾无数次经过黄河路与花园路口，每当看到
那些驻足张望、满面迷茫的年轻面庞，我总会报以
友善和理解的微笑。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这座看
似冰冷、坚硬的城市森林里，正藏着无数温暖的伏
笔。每一份真诚的努力，都会化作照亮前路的星
光；每一次勇敢的奔赴，终将在时光里绽放光芒。

年轻人，请记住：你手中握着最珍贵的筹码
——时间。拥有时间，就意味着拥有一切。青春
是一片辽阔的旷野，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不必
害怕试错，无须畏惧迷茫，只管向着心中的光亮前
行。这座城市的某盏灯，终会为你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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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 张富国

水饭酱菜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里日子
过得拘谨。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三
四月，正月里近一个月的胡吃海喝，
面缸米坛几近见底。但日子还要过，
母亲便蒸了陈年的糙米，盛在面盆
里。于是，一到开饭时间，开水一煮，
就着各式咸菜丝，配上窝头和菜馍，
也算一顿饭。

烧烫饭，米粒在汤水中荡漾开
来，随着开水起伏，父亲美其名曰

“米粒跳舞”。还好，汤里终归有了
米香，变得醇厚起来。但清汤寡水，
总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熟米烫饭，太
过软糯，吃不出风骨；有白花花的大
米，为什么不直接烧粥，何必煞有其
事地泡饭？

我的不解，常引来哥哥的嘲笑。
因为我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昨夜烧
糙的米饭有锅巴，也叫“镬焦”，扛饿，
有股特别的焦香。哥哥常常望眼欲
穿，但毕竟是我的专属，他们只有馋
的份儿了。

后来才知道，我家吃烫饭还算讲
究，还要在炉子上烧一烧；不讲究的，
直接开水泡，连火都不舍得用，南京
人称之为“淘饭”或泡饭。五代十国
时的南唐，河南老乡刘崇远到过南
京，他在《金华子杂编》写道，“我未及
飡，尔可且点心，止於水饭数匙”。周
作人早年南京求学，念念不忘的就是
淘饭，“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
碗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二人，刚好
吃得很饱很香”，他揣测，这种不烧的
泡饭，类似日本的茶泡饭——平安时
代，京都的贵族喜欢用煮好的米饭泡
热水，称之为“汤渍”；到了夏天，则换
成凉水，称为“水饭”。

叫法不一的水饭，著名学者俞樾
似乎一语道破，“水饭即粥也”。一时
间，人们都以为，水饭大概就是粥
了。但《救荒本草》里说得明白，“采
莠穗，揉取子，捣米作粥或作水饭，皆
可食”。莠是狗尾巴草，粟的祖先。
莠穗揉籽，可以做粥，也可以做水
饭。看来，水饭和粥，是两种食物。

《窦娥冤》第三折，窦娥临刑前，
嘱咐婆婆，“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
碗儿与我吃”。显而易见，“瀽”就是
泼水，稀得澄明的水饭，才可以泼。
这浆水饭，应该是半发酵的浆水，里
面有几粒米而已。宋朝时的养生手
册《奉亲养老书》里，载有做法：夏天
煮一锅米汤，放凉，投入热饭少许，盖
上盖儿，第二天再加热一下。夏天，
酵母菌活跃，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
人为缩短发酵时间，酒精没来得及转
化就加热，杀死酵母菌，有糖无酒，喝
起来挺美！

北宋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提
到，“士大夫筵宴，率以馎饦，或在水
饭之前”。士大夫凑一块儿喝酒吃
饭，主食面条，酒足饭饱，补点儿水
饭，想必定是餐后甜品，解馋解腻。
看来，宋时的水饭，用熟米和半发酵
的米汤配制而成，至少有两种：一种
是餐后甜品的半发酵浆水饭，下酒解
渴佳酿；另一种即食即泡，饱腹而已。

韩国有款叫“息客”的餐后饮品：
一小碗汤，漂着一层米粒，甜甜的，微
黄，像生啤似的。据说，这是用麦芽
汁和米做成的：一锅清水，一杯麦芽
汁，一杯大米，一起熬煮，煮得稀稀
的，常温下发酵六小时，完了再煮，趁
热喝，也可以冰镇饮用。我尝了一
次，窃笑：宋朝水饭的变种罢了。

东北人夏天也吃水饭，却是捞
饭：煮熟的大米、小米、玉米碴子，冷
水一泡，粒粒分散，捞到盘子里，配着
咸菜吃，透心凉。元朝杂剧《伊尹耕
莘》里有段唱词，“俺虽是庄农田叟，
闲游北疃南庄，新捞的水饭镇心凉，
半截梢瓜蘸酱”，吃得痛快、安心！元
朝《析津志》里北京的过水饭，“都中
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人
家多用木匙，少使箸，仍以大乌盆、大
勺，就地分坐而共食之”，配菜简单，
不是葱蒜韭，就是干盐酱，吃得不亦
乐乎！

南宋陆游做过膳部视察，曾著
《老学庵笔记》，记录了一份宴请金国
使者的国宴菜单里，珍馐美味罗列，
水饭赫然入围：“第九，水饭、咸豉、旋
鲊、瓜姜”。这水饭，是米汤，是甜饮，
还是捞饭？不敢揣测。只是佐饭的
姜丝黄瓜酱菜，耐人回味。清宫的御
膳，非常重视小菜，把先祖行军食用
的酱胚和野菜改造一下，让皇子品尝
南征北战的艰辛，酱菜自然成了御膳
正餐四十八品中的常客。

倒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吃
鹿肉，只吃水饭，过饭的却是一碗“野
鸡瓜齑”，有点类似“酱黄瓜炒野鸡
丁”，活脱脱水饭酱菜的升级版！如
今，日子好过多了，黄泥螺、醉蟹、醉
螺、蟹糊、虾酱，筷子一夹，可送一大
口泡饭。我倒有自己的主张：吃水
饭，何必这么讲究？丰俭在我，吃水
饭就酱菜，重回做人的本分吧。

知味


